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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更合理地解釋閩南語去鼻化音變
(Denasalization)的來龍去脈。首先，本文觀察到閩南語的去鼻化現象
中的「詞彙兩分」現象跟中古四聲的聲調兩分存在關聯，且詞彙條件
完全一致，兩者的相關性只能用一個同時存在清濁兩套鼻音的階段來
解釋，即去鼻化音變發生在清濁鼻音合併之前。其次，本文發現閩南
語的去鼻化符合世界語言去鼻化音變的普遍規律：它發生在鼻化元音
出現與濁塞音消失之後。最後，本文也梳理了閩南語去鼻化音變及其
相關音變的條件與相對順序，構擬了原始沿海閩語表現為清響音的語
素，並討論了它跟客家話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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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去鼻化音變(denasalization)1指的是原來讀鼻音的聲母演變成後塞音或鼻
冠音，乃至進一步變成濁塞音的現象，如：[m]>[mᵇ]/[ᵐb]>[b]。2有不
少漢語方言裡都發生了去鼻化音變(Chan 1987)，屬於沿海閩語3的閩南
語與莆仙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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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tzels & Nevins (2018)認為去鼻化應改名為Postoralization，為照顧傳統，暫從舊
名。
2. 需要說明的是，大部分閩南語的聽感描寫都把發生去鼻化音變的聲母描寫成濁
塞音[b,d,ɡ]，但根據實驗語音學研究（Chan & Ren 1987; 胡方2005; Ding 2011），閩
南語的所謂「濁塞音」可能還帶有鼻冠的性質[mᵇ,nᵈ,lᵈ,ŋᶢ]或鼻冠音[ᵐb,ⁿd,ᵑɡ]，或者
是鼻冠音與濁塞音兩種變體並存（朱曉農2010:201–202），很可能不同方言點處在
[m]>[mᵇ]/[ᵐb]>[b]音變的不同階段。本文為了符號的方便，統一標記為[b,d,ɡ]。
3. 本文的『沿海閩語』包括閩東語、莆仙語、閩南語三個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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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閩南語、莆仙語發生去鼻化音變舉例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grind (v.) 磨 bua.2 bua.2 bua.2 bua.2 bua.2 bua.2 pua.2

horse 馬 be.3 bɛ.3 bia.3 be.3 be.3 be.3 pɔ.3

sell 賣 bue.6 be.6 bei.1 boi.6 boi.1 boi.1 pe.6

ink 墨 bak.8 bak.8 bak.8 bak.8 bak.8 bak.8 paʔ.8

*表中數字代表調類：1=陰平、2=陽平、3=陰上、4=陽上、5=陰去、6=陽去、
7=陰入、8=陽入。下同。如果聲調合併，則取大的那個數字，如4=6、5=6，
都標為6。材料來源見文末，有些材料音系化處理，如把[mã]記成/bã/，本文
在引用時一律還原為實際音值。

可以看到表中的例詞在閩南語的大部分方言點讀為[b]，在莆仙東海話
則進一步清化為[p]。4與大部分漢語方言的去鼻化音變發生在整個鼻音
音類不同，閩南語與莆仙語的去鼻化音變有一個特點：並不是所有的
鼻音都發生了去鼻化，而是有一定的詞彙條件。以中古明母*m為例，
有些詞（如表1所舉）在幾乎所有的閩南語及莆仙閩語中都讀成[b/p]，
而另一些詞則仍然讀成[m]，見下表：

表 2. 閩南語、莆仙語仍讀鼻音現象舉例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sesame 麻 mũã.2 mũã.2 mũã.2 mũã.2 mua.2 mua.2 mua.2

scold 罵 mã.6 mɛ̃.6 mĩ.5 mẽ.6 me.1 me.1 mɔ.5

porridge 糜 mãĩ.2 mãĩ.2 mũẽ.2 mũẽ.2 mue.2 mue.2 mui.2

Y. sister 妹 bə.6 mãĩ.6 mĩ.5 mũẽ.4/6 mue.1 mue.1 mui.5

eye 目 bak.8 bak.8 bak.8 mak.8 mak.8 mak.8 maʔ.8

從表中可以看到，「麻」、「罵」幾乎在所有方言點都保留鼻音，而
「糜」、「妹」、「目」則在不同方言點出現不同的讀法。比較表1跟
表2的例詞，我們會發現是否發生去鼻化的條件並不取決於中古音的音
韻條件，比如「馬」跟「罵」除了聲調外其他完全一致，但前者發生
了去鼻化，後者卻沒有。同樣，是否發生去鼻化的條件也跟方言中的

4. 除了莆仙閩語，進一步清化為不送氣清塞音的還有雷州半島的遂溪話 (Yue-
Hashimoto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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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音無關，「磨」、「麻」的韻母與聲調完全一致，但前者發生了去
鼻化，後者卻沒有。

閩南語的去鼻化音變沒有音韻條件，而只有詞彙條件。如果根據
自下而上的原則構擬原始閩南語，至少會構擬出鼻音(*M)，濁塞音(*B)
兩類聲母(Kwok 2018)5。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學術界至少存在三種不同
的假說：

(1) 認為早期閩南語只有一套鼻音，它們都經歷了去鼻化音變，而現在閩南語讀
鼻音的字則是後來引入的文讀音，與原來的白讀音形成文白異讀（徐馥瓊
2010: 第五章; 林晴2012; 徐宇航、張淩2018）。這一假說的困難之處在於讀
鼻音的有相當一部分口語詞，比如「眼睛」中的語素「目」、表示「粥」的
「糜」，很難用文讀或者方言借用來解釋。

(2) 也是從早期閩南語只有一套鼻音聲母出發，認為「詞彙兩分」是去鼻化音變
以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造成的「斷階」現象（張靜芬2013）或者「韻核鼻化
規律」運作的不規律性（洪惟仁1996）。這一假說的困難在於「斷階」現象
的中斷、或者規律運作的不規律性似乎都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原因，而且一般
也很難形成像「目」/mak/ ≠ 「墨」/bak/這樣的最小對立。另一個困難則在
於這一假說無法解釋我們下文指出的去鼻化現象跟聲調兩分的關聯性。

(3) 認為閩南語去鼻化的「詞彙兩分」很可能本來就有兩種不同的歷史來源，且
跟原始閩語的清濁兩套鼻音有關。羅杰瑞先生在他著名的構擬原始閩語聲母
的論文(Norman 1973)中構擬了原始閩語的清濁兩套響音聲母，6證據主要來
自邵武話的聲調。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也注意到它跟閩南語去鼻化音變的相
關性，7循著羅杰瑞先生的思路，Bodman (1985)進一步討論了去鼻化音變適
用的規則，他發現去鼻化音變跟原始閩語清濁鼻音的關係在廈門話中並不很
有規律，但在潮州話則存在很強的規律性。我把他們的觀點稱之為「羅包規
則」(Norman-Bodman’s rule)，總結如表3：

5. Kwok (2018)還構擬了一類清鼻音*Mh。關於我們的構擬與Kwok (2018)構擬的原始閩
南語(PSM)的異同，參見表21。
6. 需要說明的是，羅杰瑞(Norman 1973)注意到清響音(voiceless sonorant)聲母與他構擬
為濁送氣(voiced aspirated)聲母的聲調發展具有相似性，因此用後加h的方式來標記（如
mh、lh）。本文則統一用下加小圈來表示清響音。
7. 原文為： There is a very definite tendency for words for which I have reconstructed *mh
on the basis of SW, FC, and LT tones to retain nasal initials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even
where the PM final would regularly evolve to an oral final in these dialects. (Norman 197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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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潮州話去鼻化音變的「羅包規則」

原始閩語聲母
Proto-Min initials

韻母類型
V（口元音韻）
VS（塞尾韻）

Ṽ（鼻化韻）
VN（鼻尾韻）

濁鼻音N 去鼻化 保留鼻音
清鼻音N̥ 保留鼻音 保留鼻音

從表3可以看到，潮州話發生去鼻化音變的語素受限於兩個條件：第一
個條件是只限於V（口元音韻）跟VS（塞尾韻），第二個條件是只限於
原始閩語的濁鼻音N。換句話說，閩南語的去鼻化音變應該發生在原
始閩語清濁兩套鼻音還沒有合併的階段。音變規則可以總結為：*m>b,
*ŋ>ɡ/_V, _VS。

可以歸入第三種假說的還有Baxter & Sagart (2014)，他們接受了羅
杰瑞兩套鼻音的構擬，並從上古音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音理解釋：他
們認為原始閩語的清鼻音來自更早時帶有緊的前置音節的鼻音，而濁
鼻音則來自無前置音節的濁鼻音，而前置音節抑制了後接鼻音的去鼻
化音變、並把鼻化擴散到韻母，因而導致閩南語的某些詞沒有經歷去
鼻化音變。

在上述三種假說中，前兩種假說都有不夠圓滿的地方，第三種假
說缺乏足夠的論證，在學界較少為人注意。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
基礎上，希望能更合理地解釋閩南語去鼻化音變的來龍去脈。首先，
我們舉出去鼻化音變跟聲調聯繫的內證說明原始沿海閩語也存在清
濁兩套鼻音聲母（第2節）；然後，總結世界語言去鼻化音變的普遍
規律，梳理出閩南語一系列相關音變的語音機制及其相對順序（第3
節）；最後，構擬了原始沿海閩語表現為清響音的語素，並跟客家話
做了比較（第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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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閩南語去鼻化音變跟沿海閩語聲調兩分現象的關聯

2.1 中古鼻音8去聲在沿海閩語的表現

羅杰瑞(Norman 1991:345)在討論構擬原始閩語清濁兩套鼻音的證據
時，曾經指出中古去聲兩套鼻音的區別主要表現在邵武話、將樂話以
及福州話的聲調。由於地理上相隔甚遠的邵將方言與閩東方言都有
『部分全濁去聲讀陰去』的現象，且詞彙條件完全一致，所以只能是
原始閩語兩套響音的保留。不過，這些討論都沒有涉及閩南語去鼻化
音變的問題。那麼，我們來看看中古鼻音9去聲在沿海閩語中的表現：

表 4. 中古鼻音去聲在沿海閩語各個方言點的表現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福州 和平
sell 賣 bue.6 be.6 (bei.1) boi.6 boi.1 boi.1 pe.6 ma.6 mæ.6

not yet 未 bə.6 bue.6 bie.2 bue.6 – – puɤ.6 muei.6 –

hat 帽 bo.6 bo.6 – bo.6 – (mau.5) pɤ.6 mɔ.6 mo.6

dive 寐 bi.6 bi.6 bi.2 – – – pi.6 – mi.6

outside 外 ɡua.6 ɡua.6 ɡua.2 ɡua.6 bua.1 ɡua.1 kua.6 ŋie.6 uai.6

two 二 li.6 dzi.6 li.2 zi.6 zi.1 dʑi.1 li.6 ni.6 ni.6

urine 尿 lio.6 dzio.6 lio.2 zie.6 zio.1 dʑio.1 lieu.6 niu.6 nieu.6

scold 罵 mã.6 mɛ̃.6 mĩ.5 mẽ.6 me.1 me.1 mɔ.5 ma.5 ma.5

Y. sister 妹 bə.6 mãĩ.6 mĩ.5 mũẽ.6 mue.1 mue.1 mui.5 muei.5/1 mui.5

grave 墓 bɔ.6 boŋ.6 boŋ.5 (mõ.4) meu.1 mou.1 mɔu.5 muɔ.5 –

mugwort 艾 hĩã.6 hĩã.6 ŋĩã.6 hĩã.6 (ŋai.6) (ŋai.7) hĩã.5 ŋie.5 nie.5

8. 本文中的『中古鼻音』包括中古的明母、疑母、泥母（包括娘母）、日母。雖然用
中古鼻音作為參照系來討論閩語，並不代表兩者之間有演變關係。實際上，根據下文
的討論，原始沿海閩語有清濁兩套鼻音，不可能從只有一套鼻音的中古音發展而來。
9. 中古來母在一些閩南語裡發生了[l]>[d]的變化，不過具體音值上還頗有爭議，情況
跟鼻音的情況也不盡相同，因此本文暫不討論。至於清邊音[l̥]的演變，本文在第3.5節
單獨討論。另外，羅杰瑞(Norman 1973)還構擬了鼻音聲母*ń，我們同意鄭至君&郭必
之(2016)的意見，認為*ń應該併入聲母*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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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賣」、「罵」兩組在沿海閩語各個方言點表現的小結*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福州 和平
賣 B 6 B 6 B 2 B 1 B 1 B 1 P 6 M 6 M 6

罵 BH 6 BMH 6 BM 5 MH 1 M 1 M 1 MH 5 M 5 M 5

* B =濁塞音，P=清塞音，M=鼻音，H =喉擦音，中古泥母、日母在閩南語中
有[l/d/t/dz/z/dʑ]等各種形式，Kwok (2018: 2.3)主要根據莆仙閩語的形式構擬為
*d-，筆者同意這種構擬，因此把這些讀音也根據早期形式*d-標記為濁塞音
B。下同。

「賣」跟「罵」兩組的聲調除了福州、和平外，在漳平與東海也有區
別。更有意思的是，這兩組在漳州、潮州、雷州、文昌、東海的聲母
表現也有區別：「賣」組都發生了去鼻化音變，而「罵」組則沒有經
歷去鼻化，反而出現了H聲母（參見第3.3節H化音變的討論）。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以上兩組區別無法用任何中古音的類別作出
解釋。10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聲調兩分跟去鼻化現象的關聯性，尤其
體現在同時有聲調兩分跟去鼻化現象的莆田東海話。那麼，這種關聯
性是否也見於除了去聲之外的其他聲調呢？

2.2 中古鼻音上聲在沿海閩語的表現

接下來我們來看中古鼻音的上聲在沿海閩語中的表現：11

表 6. 中古鼻音上聲在沿海閩語各個方言點的表現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福州 和平
I 我 ɡua.3 ɡua.3 ɡua.3 ua.3 ba.3 ɡua.3 kua.3 ŋuai.3 –

horse 馬 be.3 bɛ.3 bia.3 be.3 be.3 be.3 pɔ.3 ma.3 ma.4

buy 買 bue.3 be.3 bei.3 boi.3 boi.3 boi.3 pe.3 mɛ.3 mæ.4

rice 米 bi.3 bi.3 bi.3 bi.3 bi.3 bi.3 pi.3 mi.3 (mi.3)

tail 尾 bə.3 bue.3 bie.3 bue.3 bue.3 bue.3 puɤ.3 muei.3 mui.4

you 汝 lɯ.3 li.3 li.3 lɯ.3 lu.3 du.3 ti.3 ny.3 –

offend 惹 lia.3 dzia.3 gia.3 zia.3 zia.3 dʑia.3 – nia.3 nia.4

10. 中古次濁去聲除了鼻音出現聲調分化外，來母也出現了平行的變化，參見3.5節的
討論。除了閩語之外，次濁去聲的聲調分化還見於客家話，參見第4節的討論。
11. 感謝曾南逸先生提醒我注意閩南語次濁上聲的分化可能跟原始閩語兩套響音有
關。辛世彪(2004:43–44)也總結了沿海閩語次濁上聲的分化，不過認為是文白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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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續上表)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福州 和平
ant 蟻 hia.4 hia.6 ŋiã.6 hia.4 hia.4 ɦia.8 hia.6 ŋie.6 (nie.7)*

tile 瓦 hia.4 hia.6 – hia.4 hia.4 ɦia.8 hia.6 ŋua.6 (ua.4)

five 五 ɡɔ.4 ɡɔ.6 ɡoŋ.6 ŋõũ.4 ŋeu.4 ŋou.8 ŋɔu.6 ŋou.6 nu.3

lotus root 藕 (ɡio.3) ŋãũ.6 (ŋau.3) (ŋõũ.4) ŋau.4 (ŋou.3) (kieu.3) ŋau.6 (neu.4)

ear 耳 hi.4 hi.6 nĩ.6 hĩ.4 hi.(1) ɦi.8 hi.6 ŋei.6 nin.3

*和平話的陰入第7調有一些詞來自小稱變調，參見陳忠敏(1993)、張雙慶、萬
波(1996)。不過，這種零星的聲調異常並不能解釋整體上聲調對應的一致性，
參見龍安隆(2010)、秋谷裕幸(2013)、沈瑞清(2018)。

表 7. 「我」、「蟻」兩組在沿海閩語各個方言點表現的小結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福州 和平
我 B 3 B 3 B 3 B 3 B 3 B 3 P 3 M 3 M 4

蟻 BH 4 BMH 6 BM 6 MH 4 MH 4 MH 8 MH 6 M 6 M 3

「我」跟「蟻」兩組的聲調在所有方言點都有區別，而在漳平、潮
州、雷州、文昌、東海聲母跟聲調也形成關聯：「我」組發生去鼻化
音變，「蟻」組則沒有發生去鼻化音變或讀成H聲母，這跟上文討論的
去聲的情況完全平行。

2.3 沿海閩語上聲的聲調翻轉(flip-flop)

根據上兩節的材料，我們可以把中古上聲、去聲在邵將閩語中的聲調
表現跟部分沿海閩語中的聲調跟聲母表現總結為下表：

表 8. 原始閩語清濁鼻音在邵將閩語與部分沿海閩語中的表現

邵將閩語聲調 部分沿海閩語聲調 部分沿海閩語聲母
原始閩語 上聲 去聲 上聲 去聲 上聲 去聲
清鼻音 陰上 陰去 陽上 陰去 MH MH

濁鼻音 陽上 陽去 陰上 陽去 B/P B/P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沿海閩語跟邵將閩語上聲的聲調兩分出現了翻轉
(flip-flop)現象：沿海閩語讀陰上調的語素邵將閩語讀陽上調，沿海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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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讀陽上去調的語素邵將閩語則讀陰上調。12有意思的是，沿海閩語去
鼻化音變的分類卻跟邵將閩語的聲調形成對應，反而跟沿海閩語的聲
調相互翻轉。因此，清濁鼻音的聲母在沿海閩語的聲母表現完全符合
清鼻音保留鼻音或變成H而濁鼻音發生去鼻化音變的規律，而聲調的翻
轉可能是後起的現象，但目前我們無法解釋這一現象的原因。

下面我們繼續考察閩南語去鼻化現象在平入聲的表現。

2.4 中古鼻音平聲在沿海閩語的表現

在沿海閩語方言點，平入聲的次濁並沒有出現聲調兩分的現象，不
過，根據上去聲的表現，我們預測可以觀察到某些方言點聲母區別跟
邵武方言聲調的關聯性。我們先來看中古鼻音的平聲在沿海閩語中的
表現。

表 9. 中古鼻音平聲在沿海閩語各個方言點的表現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福州 和平
grind (v.) 磨 bua.2 bua.2 bua.2 bua.2 bua.2 bua.2 pua.2 muai.2 mai.2

eyebrow 眉 bai.2 bai.2 bai.2 bai.2 bai.2 bai.2 pai.2 mi.2 mi.2

matchmaker 媒 (m̩.2) – bie.2 bue.2 bue.2 bue.2 puɤ.2 muei.2 mei.2

not have 無 bo.2 bo.2 bo.2 bo.2 bo.2 bo.2 pɤ.2 mɔ.2 (mo.6)

tooth 牙 ɡe.2 ɡɛ.2 ɡia.2 ɡe.2 ŋe.2 ɡe.2 kɔ.2 ŋa.2 na.2

cow 牛 ɡu.2 ɡu.2 ɡu.2 ɡu.2 bu.2 ɡu.2 ku.2 ŋu.2 ŋy.2

goose 鵝 ɡia.2 – (ɡo.2) (ɡo.2) (ŋo.2) (ɡo.2) kia.2 ŋie.2 (no.2)

sesame 麻 mũã.2 mũã.2 mũã.2 mũã.2 mua.2 mua.2 mua.2 muai.2 mai.7

porridge 糜 mãĩ.2 mãĩ.2 mũẽ.2 mũẽ.2 mue.2 mue.2 mui.2 – –

fur/hair 毛 mŋ.2 mɔ̃.2 mũa.2 mõ.2 mo.2 mo.2 mŋ.2 mɔ.2 mo.7

fish 魚 hɯ.2 hi.2 hi.2 hɯ.2 hu.2 hu.2 hi.2 ŋy.2 (nie.2)

12. 承蒙審稿人提醒，和平話絕大部分次濁上聲字讀陽上，讀陰上的字極少。另外，
同樣在次濁上聲出現聲調分化的客家話，表現跟邵將閩語一致，只不過陽上調又併入
了陰平調，參見Norman (1986:335)以及本文第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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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磨」、「麻」兩組在沿海閩語各個方言點表現的小結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福州 和平
磨 B 2 B 2 B 2 B 2 B 2 B 2 P 2 M 2 M 2

麻 BMH 2 MH 2 MH 2 MH 2 MH 2 MH 2 MH 2 M 2 M 7

「磨」、「麻」兩組，在漳州、漳平、潮州、雷州、文昌、東海聲母
有區別：一類發生去鼻化，一類不發生去鼻化或讀成H聲母。根據是
否區別去鼻化區分出的兩類，跟邵將閩語的兩類聲調表現可以對應：
『磨』組一般讀2調，「麻」組則讀7調。

2.5 中古鼻音入聲在沿海閩語的表現

下面，我們繼續看中古鼻音的入聲在沿海閩語中的表現。

表 11. 中古鼻音入聲在沿海閩語各個方言點的表現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福州 和平
ink 墨 bak.8 bak.8 bak.8 bak.8 bak.8 bak.8 paʔ.8 møyʔ.8 me.4

dense 密 bat.8 bat.8 bat.8 bak.8 bak.8 bak.8 peʔ.8 meiʔ.8 mæ.4

jade 玉 ɡiak.8 ɡiok.8 ɡiok.8 ɡek.8 – – kieʔ.8 ŋuɔʔ.8 ny.4

enter 入 lip.8 dzip.8 lip.8 zip.8 zip.8 dʑiop.8 liʔ.8 niʔ.8 nim.4

wheat 麥 beʔ.8 bɛʔ.8 bia.6 beʔ.8 (me.4) be.8 pa.2 maʔ.8 ma.4

sock 襪 bəʔ.8 bueʔ.8 bie.6 bueʔ.8 bak.8 bat.8 puɤ.2 (uaʔ.8) (mei.7)

bamboo strip 篾 biʔ.8 biʔ.8 bi.6 – bi.4 bi.8 pi.2 – mæ.4

moon 月 ɡəʔ.8 ɡueʔ.8 ɡie.6 ɡueʔ.8 bue.4 ɡue.8 kuɤ.2 ŋuɔʔ.8 væ.4

hot 熱 luaʔ.8 dzuaʔ.8 lua.6 zuaʔ.8 zua.4 dʑua.8 – (ieʔ.8) nie.4

eye 目 bak.8 bak.8 bak.8 mak.8 mak.8 mak.8 maʔ.8 møyʔ.8 mu.7

pulse 脈 beʔ.8 mɛ̃ʔ.8 mĩã.6 mẽʔ.8 me.4 me.8 (peʔ.8) maʔ.8 (me.4)

thing 物 mŋʔ.8 mĩʔ.8 mĩ.6 mũẽʔ.8 (mi.6) mi.8 mui.1 – –

forehead 額 hiaʔ.8 hiaʔ.8 niã.6 hiaʔ.8 ŋe.4 ɦia.8 hĩã.2 ŋiaʔ.8 nia.7

leaf 箬 hioʔ.8 hioʔ.8 ŋia.6 hieʔ.8 hio.4 ɦio.8 niu.2 nuɔʔ.8 nio.7

meat 肉 hiak.8 (baʔ.7) (ba.7) nek.8 hip.8 ɦiok.8 niʔ.8 nyʔ.8 n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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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墨」、「目」兩組在沿海閩語各個方言點表現的小結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福州 和平
墨 B 8 B 8 B 8 B 8 B 8 B 8 P 8 M 8 M 4

目 BMH 8 BMH 8 BMH 8 MH 8 MH 8 MH 8 MH 8 M 8 M 7

「墨」、「目」兩組，在漳平、潮州、雷州、文昌、東海聲母有區
別：一類發生去鼻化，一類不發生去鼻化或讀成H聲母。根據是否區別
去鼻化區分出的兩類，跟邵將閩語的兩類聲調表現可以對應，「墨」
組一般讀4調，「目」組則讀7調。13

綜上所述，沿海閩語的平入聲雖然沒有像上去聲那樣聲調兩分的
內部證據，但通過跟有聲調兩分的邵將方言的對比，可以看到去鼻化
音變的條件仍然與聲調兩分有關。

2.6 假設的音變及其條件

中古鼻音上去聲在沿海閩語表現出聲母跟聲調的相關性，在平入聲也
與邵將方言的聲調兩分有詞彙上的一致性，這基本否定了假設(2)「詞
彙擴散」的可能性，而假設(1)的借用，由於表中的例子基本都是常用
語素，且內部表現一致，也很難成立。

我們認為這種聲母與聲調的關聯性只有從清濁兩套鼻音的角度才
能得到解釋，也就是說原始閩語清濁兩套鼻音仍然保留在原始沿海閩
語(Proto-Coastal-Min)中，直到發生去鼻化音變時仍是如此，在去鼻化
現象之後，清鼻音才併入濁鼻音，兩個音變的條件與順序如下：14

A. *m>b, *ŋ>ɡ, *n>d15/_V, VS

B. *m̥>m, *ŋ̊>ŋ, *n̥>n

不過，這兩個音變只是諸多跟去鼻化相關音變的一部分。下面，我們
就嘗試從類型學的角度梳理去鼻化及其相關音變的條件與相對順序。

13. 只有「襪」、「脈」邵將閩語的聲調表現不同。同樣區別兩類次濁入聲的客家
話，在「襪」的聲調表現上與沿海閩語一致，參見Norman (1986:332)。
14.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在順序上(B)必須發生在(A)之後，但在時間上兩個音變很可能
發生時間很近，或者就是一個鏈式音變。
15. *n>d的d也是構擬的早期形式，參看Kwok (201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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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去鼻化及其相關音變

3.1 去鼻化音變的類型學考察

常態濁鼻音是個相對比較穩定的輔音，去鼻化音變在世界語言裡並非
很常見。Haudricourt (1970)16首先對去鼻化音變進行了跨語言研究，發
現這種音變跟鼻化元音有密切的關係。他曾舉出下面的例子：

表 13. 美洲語言裡的去鼻化音變(Haudricourt 1970: Table 2)

Glossh San Felipe (Mexico) San Gregorio (Hidalgo) Path of evolution

heart mwi mbwi m > mb

mouth ne nde n > nd

lime nãni nãni –

coyote mĩʔno mĩnʔyo –

圖中左邊是較為保守的San Felipe語，右邊是發生了去鼻化音變的San
Gregorio語，這個音變發生的條件只限於口元音(oral vowel)，而鼻化元
音(nasalized vowel)則沒有發生這一變化。Haudricourt (1970)發現這一現
象在美洲語言裡是一條普遍規律，並指出閩南話的去鼻化也只發生在
口元音。Hyman (1975: § 3.1)進一步分析去鼻化音變的語音機制，認為
是由於NV（鼻輔音+口元音，如ma）跟NṼ（鼻輔音+鼻化元音，比如
mã）在聽感上非常接近，為了增加兩者的聽感對立，就需要減弱口元
音前聲母的鼻音性。Michaud et al. (2012)進一步總結了世界語言中跟鼻
化特徵轉移有關的音變，發現鼻化特徵的轉移方向跟語言裡是否有鼻
化元音跟口元音前鼻音聲母的對立有密切關係，17聲母的去鼻化音變都
發生在有鼻化元音跟口元音前鼻音聲母對立的語言。Wetzels & Nevins
(2018)進一步觀察到並非有鼻化元音的語言都發生去鼻化音變（比如：
法語），而這些語言往往有濁塞音聲母，因此認為去鼻化音變發生需
要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16. 原文為法文，承蒙米可(Alexis Michaud)先生提供英譯文手稿，特此致謝。
17. Michaud et al. (2012)發現絕大多數的語言鼻化特徵都是順向轉移——即從輔音聲母
到後接元音，只有在美洲語言蘇語(Sioun)才有相反的現象——即鼻化特徵從元音轉到
前面的輔音聲母，這是因為蘇語沒有鼻化元音跟口元音前鼻音聲母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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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去鼻化音變的兩個條件(Wetzels & Nevins 2018: 3)

輔音條件 沒有/p, b, m/的三向對立
元音條件 有鼻化元音與口元音的對立

那麼，從世界語言中總結出來的普遍規律是否適用於閩南語的去鼻化
音變呢？

3.2 閩南語鼻化韻的產生

Wetzels & Nevins (2018)的研究指出世界語言的去鼻化音變需要滿足兩
個條件：一個是沒有/p, b, m/的三向對立，二是有鼻化元音與口元音的
對立。18對於第一個條件，從沿海閩語的內部證據來看，並沒有構擬濁
塞音的證據，因此我們認為在去鼻化音變之前沿海閩語已經發生了濁
音清化。對於第二個條件，我們需要考察發生去鼻化音變的這些方言
點是否都有鼻化韻（或者有過鼻化韻的跡象）：

表 15. 莆仙語、閩南語的鼻化韻*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PSM 福州 PND

three 三 sã.1 sã.1 sã.1 sã.1 sa.1 ta.1 ɬɔ̃.1 *-ã saŋ *-am

ill 病 pĩ.6 pɛ̃.6 pĩ.2 pẽ.6 pe.1 ɓɛ.1 pã.6 *-ẽ paŋ *-aŋ

sky 天 tʰĩ.1 tʰĩ.1 tʰĩ.1 tʰĩ.1 tʰi.1 hi.1 tʰiŋ.1 *-ĩ tʰieŋ *-iɛn

* PSM= Proto-Southern-Min原始閩南語，PCM =Proto-Coastal-Min原始沿海閩
語，出處見文末說明，下同。

上表只是舉例性地列出了三個跟鼻化音有關的例子，其中福州話跟
PND（原始寧德方言）代表了更早期的鼻韻尾的階段。可以發現，後
來在發生去鼻化音變的方言點（包括莆仙閩語的東海），這些例子或
者讀成鼻化元音，或者鼻化消失讀為口元音。因此，我們可以推斷

18. 有多位學者以及審稿人向我指出，Wetzels & Nevins (2018)所總結的這兩個條件是
有例外的，如沒有鼻化元音的朝鮮語也發生了去鼻化音變。儘管確實有例外，但我認
為這兩個條件仍然是大多數去鼻化音變的條件，大部分語言仍應符合這個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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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莆仙-閩南語(Proto-Puxian-Southern-Min)19應該已經產生了鼻化
韻。

以上觀察確認了鼻化韻的產生跟去鼻化音變的關聯，因此相關的
音變順序可以補充如下：

A. *VN>*Ṽ

B. *m>b, *ŋ>ɡ, *n>d /_V, VS

C. *m̥>m, *ŋ̊>ŋ, *n̥>n

3.3 H化音變的年代與條件

在第2節討論中古鼻音的例子時，我們看到原始閩語的清鼻音*ŋ̊/n̥大多
讀成喉擦音H。下面，我們把這些例子結合起來看原始閩語清鼻音*ŋ̊/n̥
讀成喉擦音的條件：

表 16. 原始沿海閩語清鼻音(*ŋ̊/n̥)讀喉擦音H的表現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福州 和平
fish 魚 hɯ.2 hi.2 hi.2 hɯ.2 hu.2 ɦu.2 hi.2 ŋy.2 (nie.2)

burn 燃 hĩã.2 hĩã.2 nũã.2 hĩã.2 – ɦia.2 nia.2 (yɔŋ.2) –

year 年 (lĩ.2) nĩ.2 nĩ.2 hĩ.2 hi.2 ɦi.2 niŋ.2 nieŋ.2 nin.7

ant 瓦 hia.4 hia.6 – hia.4 hia.4 ɦia.8 hia.6 ŋua.6 (ua.4)

tile 蟻 hia.4 hia.6 ŋiã.6 hia.4 hia.4 ɦia.8 hia.6 ŋie.6 (nie.7)

ear 耳 hi.4 hi.6 nĩ.6 hĩ.4 hi.1 ɦi.8 hi.6 ŋei.6 nin.3

mugwort 艾 hĩã.6 hĩã.6 ŋĩã.6 hĩã.6 (ŋai.6) (ŋai.7) hĩã.5 ŋie.5 nie.5

inkstone 硯 hĩ.6 hĩ.6 – ĩ.6 hi.1 ɦi.1 hiŋ.5 ŋieŋ.5 nien.6

forehead 額 hiaʔ.8 hiaʔ.8 niã.6 hiaʔ.8 ŋe.4 ɦia.8 hĩã.2 ŋiaʔ.8 nia.7

leaf 箬 hioʔ.8 hioʔ.8 ŋia.6 hieʔ.8 hio.4 ɦio.8 niu.2 nuɔʔ.8 nio.7

meat 肉 hiak.8 (baʔ.7) (ba.7) nek.8 hip.8 ɦiok.8 niʔ.8 nyʔ.8 ny.7

從表中可以看到，除了漳平跟東海兩個點以外，大部分方言都讀成[h/
ɦ]，而且大部分的例子韻母都是i介音或者主元音是i，只有「魚」、

19. 關於莆仙語究竟是應該歸屬於閩南語還是閩東語，學界多所爭議。這裡為了討論
去鼻化音變的方便，暫時假設有一個原始莆仙-閩南語的階段。其實，莆仙語與閩南
語、閩東語的語言關係很難用譜系樹的模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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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的早期形式可能是*y。「燃」有很多方言點讀成u介音，其實是
從早期的*y演變而來的。20因此，我們認為變成喉擦音的條件是在前高
元音i或者y之前。21另外，我們認為ŋ̊/n̥在演變成h之前，可能還經歷了
一個讀成鼻化喉擦音[h̃]的中間階段，22這個階段有四川藏緬語爾蘇語
群中的音變*sN>*N̥N>*N̥>h̃>x (Chirkova & Handel 2013)作為證據。23這
個音變也應該發生在兩類鼻音合併之前，因此我們把它補入之前總結
的幾個音變：

A. *VN>*Ṽ

B. *m>b, *ŋ>ɡ, *n>d /_V, VS，ŋ̊>h̃, n̥>h̃/_i,y

C. *m̥>m, *ŋ̊>ŋ, *n̥>n

3.4 鼻音順向擴散現象

正如第4節引用Hyman等人研究所指出的，NV（鼻輔音+口元音，如
ma）跟NṼ（鼻輔音+鼻化元音，比如mã）的聽感對立，很可能是誘發
去鼻化音變的動因。不過，原始莆仙-閩南語不僅有口元音跟鼻化元音
前鼻音的對立（比如「馬」跟「盲」），還有口元音前清濁鼻音的對
立（比如「馬」跟「罵」）。上文我們論證了潮州、雷州、文昌、東
海四個點在V跟VS兩類韻母前完整保存了清濁鼻音兩類的對立：清鼻音
仍讀為鼻音，濁鼻音則發生去鼻化音變。值得注意的是，在莆仙語跟
閩南語裡還出現了鼻音順向擴散(Nasal progressive spreading)現象：

20. 「燃」在仙游話讀成[nyã]（李如龍2001:153）。
21. Norman (1973)已經注意到此點，他說「關於*nh，當它出現在前高元音之前時，就
有變成h的明顯趨勢。」至於為什麼前高元音前的清鼻音容易變成喉擦音，我們初步猜
測是因為前高元音的鼻化度更強，鼻音特徵也就逐漸從聲母轉移到了韻母上，不過具
體的語音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22. 關於鼻化喉擦音的語音表現與例子，參看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132–133)。
23. 有位審稿人指出，變成H的詞可能是清鼻音先變成濁鼻音之後再發生的音變。我們
認為，雖然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在世界語言的音變中，從濁鼻音直接變成H的
音變相當少見。另外，清濁鼻音存在韻母聲調基本一致的近似最小對立，如：肉*n̥iak-
入*nip、魚*ŋ̊y-鵝*ŋiai。前者變成H，後者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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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原始沿海閩語清鼻音*m̥在莆仙語跟閩南語的鼻音順向擴散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PCM

climb 爬 pe.2 pɛ.2 pia.2 pe.2 耙pe.2 ɓe.2 pɔ.2 *p

horse 馬 be.3 bɛ.3 bia.3 be.3 be.3 be.3 pɔ.3 *m

y. sister 妹 bə.6 mãĩ.6 mĩ.5 mũẽ.4/6 mue.1 mue.1 mui.5 *m̥

scold 罵 (mã.6) mɛ̃.6 mĩ.5 mẽ.6 me.1 me.1 mɔ.5 *m̥

blind 盲 mĩ.2 mɛ̃.2 mĩ.2 mẽ.2 me.2 me.2 ma.2 *[m]*

ill 病 pĩ.6 pɛ̃.6 pĩ.6 pẽ.6 pe.1 ɓe.1 pã.6 *p

*聲母外面加方括號表示根據沿海閩語的證據，無法判斷是清音還是濁音，下
同。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來自清鼻音*m̥的「罵」在漳州、漳平、潮州
幾個點的韻母都讀成鼻化韻母，跟原來就讀成鼻化韻母的「盲」讀音
相似。而在雷州、文昌、東海三個方言點「罵」跟「盲」的讀音也相
似，前兩個方言點鼻化元音已經完全變成了口元音，而在東海方言
點，鼻音聲母後面的鼻化元音也變成了口元音（東海的鼻化元音不拼
鼻音聲母），所以我們認為這些點很可能也經歷過「罵」的韻母讀成
鼻化的階段。

同時，這種鼻音順向擴散不僅見於原始沿海閩語的清鼻音*m̥，也
見於發生H化音變的清鼻音*ŋ̊/n̥，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表 18. 原始沿海閩語清鼻音*ŋ̊/n̥在莆仙語跟閩南語的鼻音順向擴散

泉州 漳州 漳平 潮州 雷州 文昌 東海 PCM

goose 鵝 ɡia.2 – (ɡo.2) (ɡo.2) (ŋo.2) (ɡo.2) kia.2 *ŋ

ant 蟻 hia.4 hia.6 ŋiã.6 hia.4 hia.4 ɦia.8 hia.6 *ŋ̊

forehead 額 hiaʔ.8 hiaʔ.8 niã.6 hiaʔ.8 ŋe.4 ɦia.8 hĩã.2 *n̥

mugwort 艾 hĩã.6 hĩã.6 ŋĩã.6 hĩã.6 (ŋai.6) (ŋai.7) hĩã.5 *ŋ̊

brother 兄 hĩã.1 hĩã.1 hĩã.1 hĩã.1 hia.1 ɦia.1 hĩã.1 *h

從表中可以看到，來自清鼻音*ŋ̊/n̥的「蟻」、「額」跟「艾」出現了
鼻化韻的讀音，不過讀成鼻化韻與否在各個方言點並不一致，其中
「艾」讀為鼻音較多，這說明清鼻音*ŋ̊/n̥的鼻音順向同化也跟m̥一樣屬
於零星(sporadic)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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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什麼鼻音順向擴散只出現在原始沿海閩語(PCM)的清鼻
音聲母之後？這需要到還有清濁鼻音對立的語言裡去找原因。在同時
有清濁兩套鼻音的新寨苗語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清鼻音總是使
後面的元音鼻化，但濁鼻韻卻沒有類似現象(Liu et al. 2020：246)。最近
對三種藏緬語的清鼻音聲母的實驗語音學研究也發現，清鼻音的鼻化
氣流往往比濁鼻音更強(Chirkova et al. 2019)，因此，清鼻音聲母出現鼻
音順向擴散是符合語音規律的，我們可以補充一個音變規則：

*V(S)>Ṽ(S) /m̥_, ŋ̊_, n̥_ (sporadic)24

這個音變也應該發生在兩類鼻音合併之前，因此我們把它補入之前總
結的音變序列：

A. *VN>Ṽ，*V(S)>Ṽ(S) /m̥_, ŋ̊_, n̥_ (sporadic)

B. *m>b, *ŋ>ɡ, *n>d /_V, _VS，*ŋ̊>h̃, *n̥>h̃/_i,_y

C. *m̥>m, *ŋ̊>ŋ, *n̥>n

3.5 原始沿海閩語的清邊音

上文第2節討論過原始閩語清濁鼻音在沿海閩語的上聲、去聲聲調不
同。而原始閩語的邊音也有清濁兩套，那麼原始沿海閩語是否有從聲
調看應該屬於清邊音的例子？我們來看下表：

表 19. 原始沿海閩語清邊音*l̥在莆仙語跟閩南語的聲調表現

漳平 東海 和平 石陂 PCM

mountain range 嶺 niã.3 nia.3 領liaŋ.4 liaŋ.5 *l

saliva 瀾 nuã.6 nua.(3) – (luaiŋ.5) *l̥

egg 卵 loŋ.6 ni.6 son.3 sueiŋ.1 *l̥

two 兩 lŋ.6 nŋ.6 (lioŋ.4) sɔŋ.1 *l̥

sharp 利 lai.2 lai.6 li.6 li.6 *l

dew 露 lou.5 lɔu.5 (lu.6) su.6 *l̥

virgin hen 僆 nuã.5 – – sueiŋ.6 *l̥

24. 這個音變不僅發生於V，也發生於VS韻母。上面所舉的例子已經包括V ʔ的例子
（如「額」）。根據徐宇航、張淩(2018)的實驗語音研究，潮州話的NVC實際音值是
NṼC，據此這個音變也發生在VC (C=p,t,k)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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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嶺」跟「利」分別代表大多數中古來母上聲與去聲的聲
調表現，25但我們可以看到在漳平話裡至少有五個語素與這個規律不
同，卻跟清鼻音語素在沿海閩語中的聲調表現完全平行（參見表4、
表6）。而這些語素在內陸閩語讀擦音，應該構擬成原始閩語清邊音
（Norman 1973;沈瑞清2018: § 4）。因此，沿海閩語中這五個語素的特
殊聲調正是清邊音的反映。26

4. 小結

根據上文的討論，我們可以排列出相關的音變序列，並列出大部分閩
南語（除了漳平話）、漳平話跟莆仙東海話在各個音變中的表現：

表 20. 相關音變順序及其在各個方言點的表現

音變 條件
閩南語
（-漳平） 漳平 東海

A1 *VN>*Ṽ + + +

A2 *V(S)>Ṽ(S) m̥_, ŋ̊_, n̥_
(sporadic)

+ + +

B1 *m>b, *ŋ>ɡ, *n>d _V, _VS + + +

B2 ŋ̊>h̃, n̥>h̃ _i,_y + (−) (+)

C m̥,n̥,ŋ̊ > m,n,ŋ + + +

本文的結論可以小結如下：

第一，我們認為閩南語去鼻化的「詞彙兩分」很可能本來就有兩種
不同的歷史來源，且跟原始閩語的清濁兩套鼻音有關，並進一步論
證了「羅包規則」是正確的：去鼻化音變在潮州、雷州等方言中只
發生於V、VS兩類韻母前的濁鼻音聲母。

第二，羅杰瑞(Norman 1973)構擬原始閩語兩套響音的證據主要來自
邵將閩語的聲調表現。其實，原始沿海閩語本身也需要構擬兩套響
音，才可以解釋幾個現象：(1)沿海閩語在中古上聲、去聲的聲調兩

25. 莆仙語與閩南語在鼻化韻前讀成n而非l，是因為經歷了*l>n/_ Ṽ的音變。
26. 本文的結論與Akitani (2011)構擬清邊音的假設與結果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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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莆仙語跟閩南語部分詞沒有發生去鼻化；(3)鼻音聲母後零
星的鼻音順向擴散現象。

第三，莆仙語跟閩南語的去鼻化音變符合世界語言去鼻化音變的普
遍規律，發生在鼻化韻產生之後。而在潮州、雷州等方言中CVS音
節類型中存在的非鼻音[b]與鼻音[m]聲母的音位對立並非後起，而
是早期清濁鼻音聲母對立經過一系列演變後的曲折保留。當然，文
讀音的引入，可能加強了兩者的音位對立。

至於為什麼去鼻化音變在闽南语內部存在相當大的內部差異，則很可
能跟去鼻化音變的條件在不同時地的差別有關（李壬癸1992; Lien 2000;
林晴2012），這就牽涉到閩南語內部分群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另外，曾經有學者（丁邦新2010）質疑構擬原始閩語兩套鼻音的
證據主要來自邵將區方言的聲調，現在我們找到了沿海閩語的內部證
據，再次確認了羅杰瑞先生構擬的原始閩語的兩套響音，仍是目前的
最好解釋。

最後，我們列舉目前所知的根據沿海閩語內部證據可以構擬為清
響音聲母的語素如下。需要說明的是，濁響音聲母的例子有很多，無
法一一列舉，所以在每一個清響音聲母下面只列出一個濁響音聲母的
例子作比較。另外，還有相當數量的不屬於V、VS韻母的語素，我們無
法確定它們的清濁，比如表17中的「盲」，這裡也無法一一列出。

表 21. 原始沿海閩語的清響音語素

PCM PND PSM 構擬依據 PH

sesame 麻 *m̥ mua.2 muã.2 閩南語聲母 (ma.2)

porridge 糜 *m̥ – muø.2 閩南語聲母 (moi.2)

fur 毛 *m̥ mɔ.2 mõ.2 閩南語聲母 mou.1

net 網 *m̥ mœŋ.6 maŋ.4 聲調 miong.3

scold 罵 *m̥ ma.5 mẽ.6 閩南語聲母+聲調 ma.5

Y. sister 妹 *m̥ muai.5 muø.6 閩南語聲母+聲調 moi.5

grave 墓 *m̥ muɔ.5 mou.6 閩南語聲母+聲調 (mu.6)

face 面 *m̥ min.5 min.6 閩東語聲調 mian.5

ask 問 *m̥ muɔn.5 muĩ.6 閩東語聲調 mun.5

dream 夢 *m̥ mœŋ.5 maŋ.6 閩東語聲調 mung.5

pulse 脈 *m̥ maʔ.8 meʔ.8 閩南語聲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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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續上表)

PCM PND PSM 構擬依據 PH

thing 物 *m̥ – – 閩南語聲母 (vut.8)

eye 目 *m̥ muk~mœk.8 mak.8 閩南語聲母 muk.7

buy 買 *m mɛ.3 boi.3 mai.1

burn 燃 *n̥ – hiã.2 閩南語聲母 –

year 年 *n̥ niɛn.2 nhĩ.2 閩南語聲母 (ȵian.2)

leaf 箬 *n̥ niɔʔ.8 nhioʔ.8 閩南語聲母 –

meat 肉 *n̥ nyk.8 nɯk.8 閩南語聲母 ȵiuk.7

urine 尿 *n niau.6 dio.6 ȵiau.6

fish 魚 *ŋ̊ ŋy.2 hɯ.2 閩南語聲母 (ng.2)

five 五 *ŋ̊ ŋu.6 ŋou.4 聲調 ng.3

lotus root 藕 *ŋ̊ ŋau.6 – 聲調 –

tile 瓦 *ŋ̊ ua.6 hia.4 閩南語聲母+聲調 ngua.3

ant 蟻 *ŋ̊ ŋia.6 hia.4 閩南語聲母+聲調 –

ear 耳 *ŋ̊ ŋi.6 hi~hĩ.4 閩南語聲母+聲調 ȵi.3

mugwort 艾 *ŋ̊ ŋia.5 ŋhiã.6 閩南語聲母+聲調 –

inkstone 硯 *ŋ̊ ŋian.6 ŋhĩ.6 閩南語聲母+聲調 –

forehead 額 *ŋ̊ ŋiaʔ.8 ŋhiaʔ.8 閩南語聲母 ȵiak.7

outside 外 *ŋ ŋia.6 ɡua.6 ngoi.6

saliva 瀾 *l̥ (lan.3) nuã.4 閩南語聲調 –

egg 卵 *l̥ lɔn.6 nuĩ.4 聲調 lon.3

two 兩 *l̥ laŋ.6 nõ.4 聲調 liong.3

dew 露 *l̥ lu.5 lou.6 閩東語聲調 lu.5

virgin hen 僆 *l̥ – – 漳平話聲調 –

come 來 *l li.2 lai.2 loi.2

上表中的最後一欄，列出的是根據客家話內部聲調證據重構的原始
客家話(PH =Proto-Hakka)27的形式。從表中可以看到，根據沿海閩語
內部聲母與聲調證據重構的原始沿海閩語(PCM=Proto-Coastal-Min)
的清響音語素，與原始客家話(PH=Proto-Hakka)的聲調，22個對應

27. 也請參考Coblin (2019)構擬的共同新客家話(CNH=Common-Neo-Hakk)，包括了更
多方言點的材料以及聲調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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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素中有16個語素符合清濁與聲調的對應關係（參見Norman 1986;
Shen 2020），這種關係顯然是很難用語言接觸來解釋。28有不少學者
(Norman 1986;秋谷裕幸1996等）提出閩語與客家話可能具有特別密切
的譜系關係，不過這個問題關涉到閩語與吳語、客家話、湘西鄉話等
方言錯綜複雜的關係（參看Shen 2020的綜述），顯然已經超出了本文
的範圍，需要另外討論。另外，正如Norman (1991)所指出的，在侗台
語、苗瑤語、越南語裡的早期漢語借詞，也出現了很多指向清響音聲
母的證據，29說明清響音聲母很可能是古南方漢語的普遍特徵，那麼這
套清響音聲母來源如何，它與上古漢語清響音是怎樣的關係，這也是
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本文所引用的方言材料來源如下：泉州（林連通 1993）、漳
州（馬重奇 1996）、漳平永福（張振興 1992）、潮州（北大教研
室1995; 2003）、雷州（林倫倫2006）、文昌（雲惟利1987）、東海
（蔡國妹 2016）、福州（北大教研室 1995; 2003、陳澤平 1998）、
和平 (Norman 1995)、石陂（秋谷裕幸 2008）、 Proto-Min原始閩
語 (Norman 1973; 1974; 1981)、Proto-Southern-Min原始閩南語 (Kwok
2018)、Proto-Ning-De原始寧德方言（秋谷裕幸2018）、Proto-Hakka原
始客家話 (O’Connor 1976)、Proto-Coastal-Min原始沿海閩語（筆者構
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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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變化，這些地點有：永豐、泰和、永新、峽江、上高、萬載、宜春等。例如萬載b有
如下次濁去聲字與清聲母去聲一起變化：罵妹墓艾誼澇繞念孕。宜春1有：墓罵雁外外
公冇澇奧漚慪寥楞燕晾忘。」贛語去聲的次濁兩分與閩語、客家話中的兩分有著怎樣
的關係，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29. 正如有位審稿人所指出，閩南語「五」的聲調指向清鼻音的形式，可以解釋丁
邦新(2005)對於台語支語言「五」讀[h]聲母的困惑。Norman (1991:211)已經指出這點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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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語言暨語言學》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寶貴修改意見。剩餘錯誤，仍由筆
者負責。

縮寫對照表

B 濁塞音
H 喉擦音
M 鼻音
P 清塞音
PCM Proto-Coastal-Min (原始沿海閩語)
PH Proto-Hakka (原始客家話)
PM Proto-Min (原始閩語)
PND Proto-Ning-De (原始寧德方言)
PSM Proto-Southern-Min(原始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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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asalization in Southern Min and voiceless sonorants in Proto-
Coastal-Min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better explanation for denasalization in Southern Min. Firstly,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at the lexical conditions of denasalization is correlated with the lexical con-
ditions of tonal bipartition in Southern Min. The correlations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a stage
when both voiceless vs. voiced nasal consonants exist; in other words, denasalization occurs
before the merger of voiceless and voiced nasals. Second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denasal-
ization in Southern Min follows the general pattern of denasalization sound change: it occurs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nasalized vowels, and devoicing of the voiced stops. The condition and
relative order of some related sound changes have also been worked out. Lastly, this paper con-
cludes with a list of morphemes which can be reconstructed as voiceless sonorants in Proto-
Coastal-Min and discuss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Hakka.

Keywords: sound change, southern Min, denasalization, voiceless sonorants, Proto-Coastal-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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